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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青年离婚“女性主导”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性别理论视角和四川 S 市 5 县(区)的考察 

卢飞 1，徐依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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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四川省 S市 5县(区)农村离婚案例的调研分析显示：农村离婚呈现出农村青年女性主动离婚事件增

多，女性提出离婚主因是经济因素，女性注重个体体验、对男性不良习惯行为容忍度降低等新特征。这种“女性

主导”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为：农村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掌握着话语权；乡村传统文化

习俗消解使得农村再婚女性“去传统化”和“去污名化”；现代性的社会情境改变了农村社会“男主外，女主内”

的性别分工模式，使得部分女性敢于摆脱束缚并把离婚想法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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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n of "female dominance “for rural youth divorce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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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ivorce cases in 5 counties (districts) of S city,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a of “female dominance”for rural youth divorce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divorce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 women divorce events; young women pay more 
attention on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low tolerance for bad habits and bad behavior of me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ain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emale dominated" phenomenon are as following: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the 
marriage market in rural areas makes women mastery of the initiative; rural cultural traditions digestion makes rural 
remarried women "non-traditional" and "decontaminati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odernity has changed the mode of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rural society, makes some women dare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divorce and put ideas into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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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说过：“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1]。

婚姻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既关乎个人

幸福，又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息息相关。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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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

农村青年离婚现象日益普遍，而近年女性主导的婚

变大幅增加，成为乡村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伴生

现象，其呈现出的特征和形成机制值得深入关注和

探讨。 
目前，学界关于农村青年离婚原因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个体价值观的变化。

于龙刚研究认为以传宗接代为内涵的本体性价值

在乡村社会转型中逐渐解体，女性婚姻价值观有所



 
 

4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8 年 4 月 

 

改变，个体更加注重情感需求与感观体验[2]；陈讯

认为转型期农村社会中传统的婚姻观念及婚姻伦

理的约束作用式微，婚姻主体从追求婚姻完整到追

求个体性生活体验的欲望逐步增强[3]。其二是家庭

结构与婚姻关系的变化。刘燕舞、郭俊霞研究认为，

在转型期的农村社会，核心家庭本位的观念逐步为

个体本位的观念所取代，这种观念与伦理的变化使

得女性农民从传统价值中得以解脱，在婚姻家庭中

地位得到提升，并在婚姻关系及博弈中占据优势地

位[4-5]。其三是打工经济的影响。风笑天从人的社会

化的角度论证了外出打工是影响农村青年婚姻家

庭进程的重大事件[6]；莫玮俏等研究认为在城乡二

元社会结构下,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下降，社会流动
对离婚率有正向影响[7]。其四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

变迁。卢飞认为在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乡村社

会公共性逐渐消解，乡村社会婚姻系统发生异变，

使青年婚姻失去社会约束力，离婚变得更加容易[8]。

还有部分学者从婚姻制度变迁[9]和现代法律制度[10]

等视角对农村青年离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文献梳理表明：个体化视角的解释范式符合西

方个体主义文化传统下的“自决个体”[11],对解释青
年离婚现象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缺陷在于过度依

赖青年群体的自身感受，忽视了深层次的社会原

因。而从家庭关系变迁、打工经济、转型期乡村社

会变迁、制度变迁等维度的研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弥补了个体化视角在社会层面上的缺陷，却没有从

社会性别视角对离婚原因进行深度挖掘。女性主义

的思想先驱波伏娃提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社

会生成的”著名论断，表明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

别”，并不仅仅由自然的生理差异所决定，更多地

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建构引致的。当前，中国正经

历着快速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以往男性主导的社会

现实已被解构，尤其是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或离婚男

性已成为新时期的“弱势群体”。笔者拟基于四川

S 市①5 县(区)农村家庭离婚事件的调查分析，从女
性“性别优势”的社会建构和再生产出发，分析农

村青年离婚“女性主导”的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本研究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 2014 年 S

市 5 个县(区)中级人民法院收集到的 763 份农村家
庭离婚裁判书，每份离婚判决书中包含了离婚当事

人的基本信息、原告以及被告辩词，法院判决结果

等；二是基于笔者 2016年暑假在 S市 5县(区)为期
2 个月的田野调查，资料收集采取自编问卷和深度
访谈的方式，访谈对象主要包括普通村民、离婚当

事人及其父母等相关人员，并对“抛夫弃子”、女

性出轨等典型的离婚事件进行了深度挖掘。 

二、农村青年离婚的“女性主导”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

浪潮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乡二元体制逐渐

被打破，城市的消费文化、个性化和开放性等新理

念冲击着农村社会的传统婚姻观与道德观，给农村

社会的婚姻生活带来了新变化，通过数据分析和访

谈材料可以发现农村青年离婚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农村青年女性主动离婚增多 

在传统乡村社会，婚姻包办是主要形式，女性

只能是被动的选择和服从，而且只有男性才有提出

离婚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男性主导着婚姻

家庭的开始与终止。调研数据显示，现在农村婚姻

包办的只占总数的 0.2%，更多的是通过他人介绍

（62%）或者自由恋爱（33%）组成家庭。当下农

村社会不仅实现了婚恋自由，也实现了离婚自由，

而且更多的是女性在主导着婚姻家庭的发展，继而

导致传统社会的离婚秩序发生改变。 

在 763个判决案例中，男性主动提出离婚的只

有 233例，而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则有 530例，占

比高达 69.5%。进一步对离婚案例分析还发现，即

使在男方主动提出离婚的案例中，还有 26.9%是因

为女性离家出走所致，女性离家出走成为逼迫男性

离婚的常用手段，所以有很多男性是“被迫”主动

提出离婚。这说明当下乡村社会中女性在离婚过程

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所调查的判决案例中，笔者对双方提出离婚时

的年龄进行统计表明（表 1）：离婚女性渐趋年轻化， 

21～40 岁年龄段的离婚女性占总数的 77.7%，其中

又主要集中在 26～30岁年龄段，提出离婚的女性最

小年龄为 23岁；而男性主动提出离婚时的年龄集中

在 31～35 岁，远远高于女性离婚的平均年龄，35

岁以上的离婚男性也显著高于女性。所以，青年女

性在农村离婚人群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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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男女双方离婚年龄统计表 
女性提出离婚时 

的年龄 
占比/% 

男方提出离婚时 
的年龄 

占比/%

21～25 5.3 21～25 0.9 

26～30 29.6 26～30 18.0 

31～35 25.1 31～35 24.0 

36～40 17.7 36～40 22.3 

40岁以上 22.3 40岁以上 34.8 
 

2．女性离婚更强调经济因素 
进一步对双方离婚原因进行类型化分析的结

果显示（表 2）：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主因是男方
经济条件差，占比为 42.5%，其次才是性格不合和
男方赌博、家暴等恶习。相比之下，男性提出离婚

主因是女性长期离家出走而被迫选择离婚，其次才

是经济和性格不合方面的原因，双方离婚原因存在

明显差异。由于消费社会的到来，攀比、竞争等炫

耀性消费行为大大刺激了农村女性的消费欲望，而

男性家庭一旦满足不了女性的物质需求，就可能会

引发家庭矛盾，甚至离婚。 
表 2 女性主动离婚的原因 

女性主动离婚原因 占比/% 

经济条件差 42.50 

性格不合 20.40 

异地分居 12.20 

出轨 10.30 

家暴、赌博等恶习 9.50 

其他 5.10 
 
在调研中，上述结论也得到验证。DL和 CJ俩

人婚后在外打工，CJ 看到身边的朋友们都买了轿
车，自己家仍然是轻卡，每次回家都会觉得没面子，

特别是 2013 年以来，他们的生意也更加不好做，
赚钱也越来越少，她便开始责怪自己的丈夫“窝囊、

没用”、“不会赚钱”，随着她和丈夫的矛盾越来

越深，最终主动提出离婚，并和县城一个有车有房

的男人结婚。DL的朋友这样说：“现在的女人啊，
真是现实得很，也不在乎还有没有感情，看到别人

过得好，自己男人没有本事，就提出离婚了，其实

DL 还是很能干的，要是早几年出去打工，他也可
以买车买房了，他是错过了做生意的好时机，又赶

上工厂倒闭，当然就赚不到钱了。” 
当男方未能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满足女性的消

费期望，亦或让她看不到幸福生活的希望时，她就

会认为男方不能依靠，又不想和他一起努力奋斗，

进而通过离婚的方式来寻求新的希望。正如石人炳

所说，由于受不健康思想的影响，部分新生代农民

工的婚姻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 道德观念淡薄, 开
始追求以物质享受为基础的“实惠婚姻”[12]。当然，

离婚的主要原因还包括经济问题带来的次生矛盾，

比如夫妻吵架、家庭暴力和离家出走等等。 
3．女性注重个体感受和体验 
表 2显示，女方因性格不合、价值观差异而主

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占 20.4%，这种因性格不合而发
生的离婚现象多发生在青年群体中。她们更注重婚

姻过程中的个人感受和体验，这也是当下农村地区

出现的“闪婚闪离”现象的重要原因。调研中这样

的情况也不少见：XL和 FY是相亲认识，不到一个
多月便成家，也就是在当下农村地区很常见的所谓

“闪婚”，婚后两个人在一起共同语言较少，不到

一年便提出离婚，留下七个月的孩子归男方抚养。

“他（XL）不仅没有文化，还没有本事出去赚钱，
脾气还不好，都是公公婆婆在外打工，虽然家里条

件还不错，有车有房，可他在家里还天天打游戏，

我们两个人说话也说不了几句，这种日子简直是没

有盼头，没法过日子⋯⋯再说了，我不可能靠着公

公婆婆过一辈子啊。”这反映出当代农村女性在婚

姻过程中的“不将就”，并对离婚抱有宜早不宜晚

的心态。 

当代农村女性在婚姻过程中的“不将就”，还

体现在对男性存在的不良习惯不再沉默。一旦男性

存在家庭暴力或赌博等恶习，女性就会主动提出离

婚。调研结果显示，因男性家暴、赌博等恶习而离

婚的比例约占 9.5%。LM 和 HC 于 2004 年 1 月登

记结婚，婚后儿女双全，虽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但婚后双方感情尚可。自 2007 年开始 LM 在外打

工染上赌博和酗酒的恶习，经常酒后施暴，并多次

引发家庭矛盾。2012年，HC第一次起诉离婚，因

LM“好言相劝”，并写下保证书才申请撤诉。但

此后 LM不但没改反而变本加厉，酗酒和施暴更加

频繁。为躲避殴打，HC带着子女回到娘家，与 LM

分居。2014年底，HC再次提出离婚并请求由自己

抚养子女。HC 说：“这次离婚我们两个绝不会再

和好，太不像话了，每次吵完架都说改，这都好几

年了，他父母也劝了很多次，可还是老样子，没有

用的。每次喝醉都耍酒疯，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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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女性对男性出轨或婚外情也不再是逆来

顺受。在频繁的城乡流动过程中，男女双方因为外

出务工（某一方外出打工或双方异地打工）分居两

地导致的情感空虚、性生活缺乏和婚内出轨等对青

年婚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调查显示：女性因男性

出轨而主动提出离婚的占 10.3%，女性在婚姻中越
来越不愿意将就，对丈夫不忠行为采取零容忍态

度。如 GJ和 SLH婚后，女方在家带孩子，男方长
期在工地开挖掘机并出现婚外情，后来被女方发

现，女方主动提出离婚并放弃孩子抚养权。LS 和
LSD婚后，在县城有车有房，女方在家带两个孩子
上学，男方在外从事长途货运，2012年被发现出轨，
女方主动提出离婚。这也证实了以上观点。 
农村女性选择主动离婚追求个人幸福和生活

体验的手段是“抛夫”又“弃子”。“抛夫弃子”

现象在当前农村社会较为普遍。通过调查数据分析

得知，被判决离婚的案例中，离婚前有孩子的占到

84%；双方离婚判决之后，男方获得孩子抚养权的
占 55.8%，女方获得抚养权的占 32.9%，双方分别
抚养的占 11.3%。在访谈中发现，很多女性在离婚
时会主动放弃孩子的抚养权。这表明农村青年女性

更加注重个人幸福和生活体验，婚姻责任逐步弱

化，孩子不再是家庭的稳定器。 

三、“女性主导”离婚新秩序的形成机制 

对样本数据和访谈材料的分析表明：农村正在

形成“女性主导”离婚的新秩序。了解离婚人群的

心理，尽管有助于解释离婚的原因，但仍然无法解

释这种现象形成的深层机制。既往研究将农村青年

离婚视为女性追求“幸福”的结果，而笔者认为，

真正促使她们选择离婚的应当是女性性别优势的

社会建构和再生产。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社会性别并

不是女性或男性内在的特质,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来源于其身处的特定场域

和惯习[13]。当下农村青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

与农村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女性再婚“去传统

化”和“去污名化”以及“男主外，女主内”传统

性别分工模式的改变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农

村青年女性逐渐摆脱了对男性的依赖，强化了女性

生活中的权利意识，从而形成了农村青年“女性主

导”离婚的新秩序。 

1．农村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从 20世纪 70年代起，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

育制度，自此新生婴儿的出生性别比开始迅速飙

升，从 1980 年基本正常的 107 左右升至 2008 年
120.56的高点。李树茁基于中国社会的男女出生比，
曾在《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书中预测，2013年之
后，“平均每年有 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
初婚对象”[14]。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

经济的兴起，传统相对封闭的通婚圈被打破，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婚姻迁移”现象。有研究显示，

女性婚姻迁移者占全部省际婚姻迁移人数的 90%
左右[15]，由于当前无论是城市和乡村都存在“婚姻

贱农主义”倾向，农村婚配困难的男性将达到

15.03%，到 2020年左右将形成 3 000万男性光棍，
按照资源依赖理论的解释，婚姻市场中女性资源的

稀缺，形塑了女性在农村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使其在婚姻市场更有话语权。 
由于农村婚姻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离婚女性具

有很强的要价能力,而男性相对“弱势”，因其面临
极大的失婚风险而不敢轻易离婚。女性在农村婚姻

市场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女性

再婚较男性容易。根据人口学数据统计，在农村婚

姻市场中，适婚年龄中的男性数量远远高于女性，

即使是离婚的女性也可以在短时间“再婚”。调研

数据显示：80%的离婚女性会在五年内再次重组家
庭，结束单身生活；而对男性来说，只有 55%会在
五年内重组家庭，部分男性多年后依然单身甚至终

身娶不到媳妇。其二，女性离婚成本相对较低。女

性在婚姻过程中往往索要了高额彩礼。村民 WHB
说：“娃儿结婚，房子是不用再盖了，但是彩礼年

年都在往上涨，越来越高得离谱，以后恐怕是结不

起婚了啊。”很多男性在离婚后只剩下房子和孩子，

短时期很难重组家庭，甚至会出现“因婚返贫”或

“贷债结婚”的现象。在统计的多起离婚案例中，

离婚成本和离婚带来的次生问题多由男方承担，大

大加剧了离婚男性及其家庭在婚姻市场上边缘化的

位置。离婚对兄弟较多的家庭打击尤为沉重。村民

XFJ说：“大儿子结婚的时候，彩礼给了 8万，盖
新房子花了 16 万，还有其他零散费用花了 5 万左
右⋯⋯结个婚花了 29 万，几乎花光了我们这些年
的存款。现在有人介绍了，可家里连彩礼钱都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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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等老二结婚了，还不知道要欠多少钱呢。” 
在流动性社会的大背景下，农村性别比的严重

失衡和婚姻过程中男性的高额彩礼付出，造就了婚

姻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让农村婚姻市场中的女

性更有话语权。当然，女性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并不是一定导致离婚，只是增加了女性主动提出离

婚的可能性。 
2．女性再婚“去传统化”和“去污名化” 
乡村公共文化是在乡村公共生活基础上建构

的，是一种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规则，对婚姻生

活具有较强的社会约束力和社会整合作用，特别是

地方性规范对婚姻中的越轨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

力。但社会流动频繁、城镇化的推进和现代性的侵

蚀，加速着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的衰落。村庄的传统

婚姻文化也在多重因素的侵蚀下逐步消解，从而导

致维系婚姻稳定的社会性要素发生根本变化。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乡村社会中，

内生于乡村社会的“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

狗随狗”等传统婚姻观念约束和规范着人们的行

为，来自双方家庭和亲戚邻里等村庄熟人社会的公

共舆论压力促使夫妻双方在离婚之前要“三思而后

行”，从而对婚姻家庭的社会行为产生规范作用。

如果有妇女离婚，就会被村民看作不光彩、丢面子

的事，会让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蒙羞。乡村社会在

城镇化、人口流动和现代性的冲击下，所谓“二婚

头”等不祥文化习俗在改变，妇女再婚被歧视的习

俗逐渐消失，去传统化的公共舆论和传统伦理道德

不再以一种群体压力的形式约束着青年的越轨行

为，青年妇女再婚也当然就日益“去传统化”和“去

污名化”。另外，在现代的婚姻家庭中，横向的夫

妻关系已经取代纵向的父子关系，父辈家庭正在逐

渐退出，核心型家庭日益增多，婚姻维系很大程度

上成为个人之事，青年婚姻面临着更多因个人性情

不定而引发的风险。当部分女性认为婚姻不够幸福

时，她们更加注重自我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敢

于打破传统，在生活中选择“不将就”，甚至主动

提出离婚，以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 
传统婚姻文化的消解，促使许多离婚女性“抛

夫弃子”，婚姻责任感日益弱化。在部分农村地区，

因女性出轨造成的离婚数量呈上升趋势，在 81起因
出轨造成的离婚案例中，因为女性出轨而离婚的有

30起，所占比例高达 37.0%。在离婚案例中 84%的
离婚家庭有孩子，很多女性离婚之后主动放弃孩子

的抚养权，因为在部分农村地区流传着“带孩子的

女人难再嫁”的说法，甚至她们也觉得带着孩子是

个负担和累赘，不利于她们在“再婚市场”获得竞

争优势。离婚后孩子多由男方抚养，明显不利于孩

子的成长，孩子成为最大的牺牲品。部分农村甚至

还出现一些“悬垂家庭”，即家里有孩子，虽然双

方没有离婚，但妻子却在城市里跟别人生活在一起。 
3.“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改变 
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流动能力和流

动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女性的身体被禁锢在家庭的

壁垒之中，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结构再

生产出男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优势资源。“男主外，

女主内”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就是农村社会男性在婚

姻家庭中占据优势资源的具体体现。这种性别分工

模式把男性与社会公共领域相联系，把女性与家庭

私人领域相联系，从而使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社会

角色和社会地位。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现

代社会空前的开放程度，特别在市场经济和个体化

社会背景下，女性拥有较多的工作机会，传统的“男

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发生改变，大大增

强了女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重塑着她们对婚姻关

系和婚姻功能的认知，其婚姻逻辑开始由以传统的

“伦理主导为主”转向“以个人为本位”。 
“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改变，

标志着农村女性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和参与公共

生活的自由。传统社会的农村家庭，都是男性掌握

家庭的财政大权，而新时期的农村女性通过进城务

工获得部分经济权利而不再依靠男性“养着”，大

大减少了过去家庭作为生产单位时对男性的经济

依赖。当婚姻家庭中的女性在经济上不再依靠男性

时，其在生活中也更加强调个体享受和婚姻自由，

从而改变了婚姻中的男女关系。同时，农村女性通

过进城务工等方式获得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在与

更多异性自由交往的同时，视野更加开阔，其自主

选择配偶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女性注重个体体验且

面临更多生活选择，无疑增加了她们出轨和婚外情

的发生率。 
农村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的

改变，既从深层意义上折射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



 
 

4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8 年 4 月 

 

上升、婚姻自主性的增强以及婚姻观念变革等问

题，又与当代中国社会本身的不断流动和分化密切

相关。在市场经济理性行为逻辑和开放的现代文明

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逐步从“总体性社会”向“个

体化社会”过渡，个体逐渐从国家权力的干预中独

立出来，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获得了越来

越多的自主性 [16]。“个人的社会选择与制度性的

社会选择的互动过程，影响着一定活动领域中不断

获得机会结构的可能性。当个人的角色表现符合所

要求的制度标准，尤其是当大大地超过了所要求的

标准时，便开始了优势的积累过程。”[17]在个体化

社会中，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

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

确定性中解放出来。”[18，19]尤其是农村女性在经历

城市生活以后，农村社会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慢慢

从她们身上褪去，其角色也由传统的“幕后”走向

“前台”，逐渐强调自己在婚姻关系中的权利，不

再信奉婚姻牢不可破，而是更注重婚姻过程中的个

人感受和婚姻和谐程度，相信通过个体奋斗可以改

变命运，并将离婚视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手段，

其在婚姻生活中也更加强调个体体验和婚姻自由。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与发展、自由与多元趋

势的增强以及社会舆论的宽容，女性群体在教育水

平逐步提高的同时，对婚姻质量和满意度要求也逐

渐提高，往往为追求幸福婚姻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而

选择离婚，这种合理要求以及高离婚率在一定程度

上可视为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所

以在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加剧的背

景下，“婚姻的焦点现在是个人自己的欲望、需要、

想法和计算，总之，是个人幸福。”[20]农村青年离

婚行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一

方面应该理性、客观地看待农村青年“女性主导”

离婚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也应该对离婚给男性带

来的次生危害予以高度重视。 

注释： 

① S 市地处四川盆地中部丘陵低山地区，辖三县两区，属

于发展较为落后的市区，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主要靠

打工经济，据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S

市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排全川前三名，人口流动非常频繁。

按照学术惯例，文中涉及到的所有人名、地名均已作学

术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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